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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8月19日（农历七月十三），戊午大势至菩萨
圣诞日，李叔同在经历了39个寒暑春秋生命能量的积蓄
之后，纵身一跃，从精神世界的二楼跨上了他灵魂生活
的三层楼，完成了他人生的又一次质的飞跃和蜕变。从
此，岁月翻过了曾经是李叔同的那一页，晨钟暮鼓声中，
属于弘一法师的新一页悄然翻开。于是，俗世少了一个
李叔同，僧界多了一个弘一法师。

出家后的弘一法师放下俗尘旧事，大舍其在俗时所
用书籍笔砚以及字画印章乐器等于友生，潜心研佛，究
华严，兴律宗，归净土，布道弘法，利乐众生，为四众所
钦。屡屡枯灯黄卷穷经忘寐，常随佛学；每每木鱼老钟
晨暮不倦，以戒为师。弃在俗时名享南北之书法、音乐、
绘画、戏曲、文学等旧艺前业，以求彻底清凉解脱；然
1918年11月，弘一法师在嘉兴精严寺阅藏期间，当地文
人乡士慕名求字者接踵而来。弘一法师无意再度笔墨，
以免被旧名所累，从而影响学佛弘法，所以凡求字者，皆
一一婉拒之。对弘一法师此举，弘一法师的好友、嘉兴
佛学会范古农居士却不以为然，劝之曰：“若能以佛语书
写，令人喜见，以种净因，亦佛事也，庸何伤！”弘一闻之，
思来觉之有理，于是改变初衷，嘱人购大笔、瓦砚、长墨
各一，重拾书艺，先写联一对赠精严寺留念，再书多叶分
赠范古农及友人，其余凡有求者，皆慨而应之，弘一法师
出家后以佛语笔墨接人，殆始于嘉兴精严寺。于是，曾
经寄兴怡情的翰墨书艺便成了弘一法师导俗化方，种因
植善，引导众生离苦得乐的契机方便法门。正如弘一大
师在1929年为《李息翁临古法书》所作序文中所说——

夫耽乐书术，增长放逸，佛所深诫。然研习之者能
尽其美，以是书写佛典，流传于世，令诸众生欢喜受持，
自利利他，同趣佛道，非无益矣。冀后之览者，咸会斯
旨。

法腊廿四间，弘一法师将书法作为弘法之一途，以
艺术之形式，书宗教之内容，常录梵典，流布世间。随缘
书赠之佛号经句更多以数千计，以字广结佛缘，度世化
人。其书风亦一改旧日面目，跳出以往各派碑帖遗风视
野，于书法中融摄佛法，再变为平淡、恬静、冲逸，刊落锋
颖、脱尘无火，自成弘体书派一脉，成就无上清凉。

弘一法师弘体书风之确立和定型，除了得法于
内，还得益于印光法师之智见外缘。弘一法师出家后
曾就抄经法门与印光法师有过多次交流请益。印光
法师认为抄经之法，一要诚，二要恭敬，切忌潦草。他
在给弘一法师的信中批评有些抄经者书体不工整，欠
恭敬，云——

写经不同写字屏，取其神趣，不必工整。若写经，宜
如进士写策，一笔不容苟简。其体必须依正式体。若座
下书札体格，断不可用。古今人多有以行草体写经者，
光绝不赞成……所写潦草，毫不恭敬，直是儿戏。

当看到弘一法师依工整体所书字迹后，印光法师便
去信肯定称是——

接手书，见字体工整，可依此写经。夫书经乃欲以
凡夫心识，转为如来智慧。比新进士下殿试场，尚须严
恭寅畏，无稍怠忽。能如是者，必能即业识心成如来藏，
於选佛场中可得状元。今人书经，任意潦草，非为书经，
特藉此以习字，兼欲留其笔迹於后世耳。如此书经，非
全无益，亦不过为未来得度之因。而其亵慢之罪，亦非
浅鲜。

经印光法师诸番般若示导，弘一法师更坚定了以
“正式体”恭敬抄经之正见。1934年，弘一法师在为庄闲
女居士手书《妙法莲华经》抄本作序时言——

十法行中，一者书写。……书写之人，日受斋戒。
将入经室，夹路焚香，梵呗先引，散华供养，方乃书写。
香汁合墨，沈檀充管，下笔含香，举笔吐气。逮及书就，
盛以宝函，置诸香厨，安于净室。有斯精诚，每致灵感。
或时书写，字字放光。

可见，其抄经恭敬虔诚之法，与印光法师一脉相承。
弘一法师还认为——
最上乘的字或最上乘的艺术，在于从学佛法中得

来，要从佛法中研究出来，才能达到最上乘的地步。所
以，诸位若学佛法有一分的深入，那么字也会有一分的
进步，能十分的去学佛法，写字也可以十分的进步。

无怪乎，马一浮在观弘一法师的字后，有“大师法
书，在书家当为逸品”的评价，并言“今观大师书，精严净
妙，乃似宣律师文字。盖大师深究律学，于南山、灵芝撰
述，皆有阐明，内熏之力自然流露”。记得叶圣陶先生也
于1937年11月7日在《星洲日报》副刊《晨星》上发表过
《弘一法师的书法》一文，对弘一法师出家后的弘体法书
有过这样的心得——

艺术的事情，大都始于摹仿而终于独创，不摹仿打
不起根基。摹仿一辈子，就没有了自我，只好永久追随
人家的脚后跟。但是不必着急，用真诚的态度去摹仿
的，自然而然会遇到蜕化的一天。从摹仿中蜕化出来，
艺术就得到了新的生命。不傍门户，不落窠臼，就是所
谓独创了。弘一法师近几年来的书法，可以说是已经到
了变个地步。

他认为弘一法师的字——
蕴藏有味，就全幅看，许多字是互相亲和的，好

比一堂谦恭温良的君子人，不亢不卑，和颜悦色，在
那里从容论道。就一个字看，疏处不嫌其疏，密处不
嫌其密，只觉得每一画都落在最适当的位置，移动一
丝一毫不得。再就一笔一画看，无不教人起充实之
感，立体之感。有时有点像小孩子所写的那么天真，
但一边是原始的，一边是纯熟的，这分别又显然可
见。

娓娓道来，句句中的，应和了弘一大师自述其写字
当以图画观之的审美特征——

朽人于写字时，皆依西洋画图案之原则，竭力配置
调和全纸面之形状。于常人所注意之字画、笔法、笔力、
结构、神韵，乃至某碑、某帖之派，皆一致屏除，决不用心
揣摩。故朽人所写之字，应作一张图案画观之斯可矣”

“此乃自然流露，非是故意表示。朽人之字所示者，平
淡、恬静、冲逸之致也。

若无内熏力支撑，怎能达此随心所欲不逾距之境
界？记得沈尹默对书法的最高境界有过如此表述：无色
而具图画之灿烂，无声而有音乐之和谐。弘一法师之弘
体书法即如是，以黑白当音符，点划作构图，以素为绚，

给视觉以赏心悦目，予心灵以精神启迪，引人入胜，心畅
神怡。

弘一法师之弘体法书以“正式体”工整为形，清凉为
本。然视其始终，观其前后，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
其对佛法修证的不断深入，其字亦呈现出世味淡褪、法
味日浓的动态流变，其返朴风骨直逼归真，法书合一，若
风画空，无有能所。

1940年，适值弘一法师甲子寿诞，澳门《觉音》月刊
发出启示公告，向社会各界广征文稿，以编辑发行《弘
一法师六十纪念专刊》。泉州陈祥耀于 1940年 10月 22
日撰《息影闽南的弘一法师》一文以纪念，载于 1941年
《觉音》第 20-21期纪念合刊。文章回忆了他和弘一大
师的因缘交集及亲历见闻，其中有一段他对弘一法师
书法的鉴赏心得，总结概括得非常精辟到位。陈祥耀
在文中率先就弘体书法之演变提出了“三阶段”之独到
见解，并结合他自己研习弘体书法后知难而退的思量
体悟，阐发了自己的观点，今天读来仍有甚深教益，对
今世后人鉴赏和了解弘体书法多有裨益，不妨拿来与
大家分享——

法师早年临古墨迹，人莫不知其能得古人之神髓。
近年独创一格之法书，人亦莫不知其有不食人间烟火气
象；然能深刻体会，确知其功夫苦切处，确知其精神结集
处，则未多见。法师近来所创书体之演进，吾从其作品
上观察，似有三阶段在：其初由碑学脱化而来，体势较
矮，肉较多；其后肉渐减，气渐收，力渐凝，变成较方较楷
的一派；数年来结构乃由方楷而变为修长，骨肉由饱满
而变为瘦硬，气韵由沉雄而变为清拔，冶成其戛戛独造
的、整个人格的表现的、归真返朴超尘入妙的书境。其
不可及处：乃在笔笔气舒，笔笔锋藏，笔笔神敛。写这种
字，必先把全股精神，集于心中，然后运之于腕，贯之于
笔，传之于纸，其发于心也，为心澄，为神往，故其作为字
也，有一种敛神藏锋之气韵，心正笔正，此之谓矣，与信
手挥洒，解衣磅礴裸者，又自不同也。有法师之人品，有
法师心灵修养功夫，有法师书画天才，故有法师那种清
气流行、线条俊荡之书法……法师老年书法，根脉愈来
愈‘韧’，愈有柔而坚之力量，尤不徒吾前边所论骨清神
秀已矣，是亦夕阳绚烂，黄昏最好之一徵象也。

1938年，弘一大师驻锡泉州，陈祥耀当时恰在泉州
梅石书院读书。其时，书院的老师李幼严、汪照六、顾
一尘等与弘一大师皆有交集往来，弘一法师在梅石书
院作《佛教的源流和宗派》主题演讲时，担任演讲现场
记录的就是 17岁的学生陈祥耀。且当时弘一大师在
承天、开元诸寺讲《普贤行愿品》等经时，陈祥耀亦常常
随着和尚居士们入座旁听，后来陈祥耀又因着请弘一
大师校对修改演讲时所记录的讲稿之机缘，当面拜见
弘一大师，聆听大师开示种种，并与大师在承天寺合影
留念。这一年弘一大师在泉州为各界人士之求字者写
下结缘书件近千幅，陈祥耀有幸亲历目睹许多，故体会
颇深。

陈祥耀先生对弘一大师弘体书法的研究和评论不
仅仅停留在认知层面，而是建立在丰富实践基础上的，
非空空如也的泛泛而论。为了体会大师独特的书风，
陈祥耀曾反复临摹法师之字，横竖撇捺折，一笔一划，
认真揣摩，积累了许多心得。他认为法师之字，最难写
的是每笔的收笔，弘体三昧在敛神藏锋的收笔功夫中
最能得以体现。而运笔之功，又在于气，气受之于心，
心定而气顺，气顺则生慧，故弘一大师之弘体书法之所
以有无上清凉之气韵，显逸朴、俊荡、空灵之明月清风
相，显内敛、雅致、简洁之宋代文人气息，形成圆融拙
朴、平淡恬静之弘体法书，独步于书坛，皆在于弘一大
师所具有的戒定慧三学工夫，若无器识精神之修行支
撑，则无弘体一脉之书风开宗。所以陈祥耀认为弘一
大师之书法——

其气韵之生动，在线条之俊荡；线条之俊荡，在气力
运转之得宜；气力之运动，在心灵静定之有方。由静心
而运气，而行笔，而线条俊荡，而气韵生动，而精神显露，
字之精神，即出于人之精神也，故不能学其用心而欲学
其用笔者，终徒费其学也。

其言然也。可以说陈祥耀先生是对弘一大师弘体
书法进行系统研究和文艺评论的第一人，此文不仅对弘
一大师道气庄严，甘露清凉的弘体法书进行了纵向比
较、横向分析，而且还将弘一大师之弘体法书概括为早、
中、晚三期，并对各期书风发展之轨迹脉络和矮、方、瘦
各自不同风格的演变之序，梳理得清晰明白，分析得透
彻精微，为后来的弘体书法研究奠定了基础。后人对弘

体书法的研究亦大都认同、沿袭并继承着祥老当年之见
识和论述并发展丰富之。

弘一法师以其独有的洞察力、想象力和创造力，以
其独到的审美观察、审美品位和审美思考，在积累了丰
富的传统书法技艺要义的基础上，通过探索和实践，超
越并拉开了与其同时代人书艺的距离，形成了具有自己
特有符号和元素的固定书写系统，在成规中脱颖而出，
创造出一种有别于过往任何其他书法样式的新书体，自
成“弘体”一系。在汉字书写上，无论是笔划，还是结构，
弘体都呈现出独具自己特色、烙上自己明显印记的书写
风格，这种书体甫一出现，很快就为社会广泛接受、认同
和喜欢，后人书者随而习之，集而成群，并探而研之，传
而广之。从此，书法史上，在历经千年的欧柳颜赵之后，
多了弘体一脉。

弘体书法，要义有二，一为“体”，二为“法”。对于
弘体书法的欣赏，许多人往往更多地关注于弘体的“字”
和“形”的笔划，在“体”的层面上观察、思考、摹写和解
读。那么，我们是否考量过弘一大师成就弘体书法的

“法”到底是什么呢？
记得 1937年春，弘一大师在厦门南普陀寺应佛教

养正院的学僧之请，为学僧们讲写字的方法，当时高
文显担书记，记录了弘一大师的讲课内容，整理后冠
之以名曰：《弘一大师最后一言》。在这次书法专题讲
课中，弘一大师就写字的“体”，详细讲解了写字的方
法和初步法门，如写字须先由篆字学起，要研究《说文
解字》，要了解字的结构和组成的含义，大中小楷要兼
习，大字须用大笔，千万不可用小笔，宁可大笔写小
字，不可小笔写大字；篆隶楷行样样都要学，一切碑帖
都要读，要由博而约，再专写一体；写大字时腕要高
悬，写中楷悬腕固好，肘部若依，亦无妨，小楷可不必
悬腕；字要兼顾上下左右、局部整体的关系，气要连
贯，要讲章法。对于整幅字的优劣评价，弘一大师还
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章法五十分，字三十五分，墨色
五分，印章十分。”而在艺术上，他又总结出“统一、变
化、整齐”三原则。

除了对字的“体”的普通书写方法一一讲授外，
弘一大师在讲课伊始，首先开宗明义就出家人写字
的意义和作用，谈了他自己的观点看“法”，他是这样
说的——

我想写字这一回事，是在家人的事，出家人讲究
写字有什么意思呢？所以这一次讲写字的方法，我觉
得很不对。因为出家人，假如只会写字，其他的学问
一点不知道，尤其不懂得佛法，那可以说是佛门的败
类。须知出家人不懂得佛法，只会写字，那是可耻
的。出家人唯一的本分，就是要懂得佛法，要研究佛
法。不过出家人并不是绝对不可以讲究写字的，但不
可用全副精神去应付写字就对了。出家人固应对于
佛法全力研究，而于有空的时候，写写字也未尝不
可。写字如果写到了有个样子，能写对子、中堂来送
与人，以作弘法的一种工具，也不是无益的。倘然只
能写得几个好字，若不专心学佛法，虽然人家赞美他
字写得怎样的好，那不过是“人以字传”而已。我觉得
出家人字虽然写得不好，若是很有道德，那么他的字
是很珍贵的，结果却是能够“字以人传”。如果对于佛
法没有研究，而且没有道德，纵能写得很好的字，这种
人在佛教中是无足轻重的了，他的人本来是不足传
的，即能“人以字传”，这是一桩可耻的事，就是在家人
也是很可耻的。今天虽然名为讲写字的方法，其实我
的本意是要劝诸位来学佛法的。因为大家有了行持，
能够研究佛法，才可利用闲暇时间，来谈谈写字的法
子。

显然，弘一大师的写字之“法”，是把写字当作一种
弘法利生的工具，而非仅仅是书体的技艺，弘一大师视
书法技艺之功能，无非是字写得有个样子了，可以让人
喜见，生欢喜心，充任由字到文的诱导和桥梁之功。

弘一大师对于写字是有“在家人”“出家人”两套不
同的要求和标准的。他认为写字和书法本是在家人的
事，出家人的唯一本分是研究佛法。出家人若要写字，
不是不可以，但须满足两个必要的前提条件，一是于佛
法全力研究之空余暇时，二是以写字充作弘法利生之接
引工具和舟楫桥梁。弘一大师将出家人笔下的“字”赋
与其“法”的形而上的内涵，将在家人表“形”写字的“书

法”，演变为出家人表“意”写字的“法书”；将在家人书法
技艺的展示，上升为出家人法书因缘的宣教。同样，在
字的评价体系上，弘一大师的眼光也从对在家人写字书
法之“章法、字、墨色、印章”的评判，移向对出家人书法

“是字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的鉴赏，如《金刚经》云：观
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所以说，我
们欣赏弘一大师的弘体法书要明其初心，知其本意，方
不负大师之良苦用心。

对于弘体法书的认知，我们还可以从弘一大师的最
后遗偈中寻找答案。1942年 10月，弘一大师圆寂前分
别给他的好友夏丏尊、得意门生刘质平留下两首遗偈，
其中一偈云——

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
细细品读和体会弘一大师的这首遗偈，我们是

否可以从中悟到些什么呢？作为最后的遗嘱，弘一
大师透过这短短的 16 个文字向我们传递着一种怎
样的信息呢？我想，今天我们学习弘体书法如果仅
仅执着于弘一大师字之形、书之象，追求形式上的诸
种丝迹毫象，期以形似并以为是，洋洋自得，而忽略
了法的自修和弘扬，以致在轰轰烈烈中迷失了内容
的本质，那岂不是舍本遂末，误入执象而求之歧途，
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了吗！所以我们学习弘体书法，
须先向弘一大师学，不是学写字，而是学修行，一撇
一捺学做人。没有体悟到这些人生的本真和生命的
意义，没有在自我器识上下功夫，那么即使是字写得
再形似弘体，亦不得其韵，无非乎匠，也都只能是浮
光掠影的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皆是虚妄诸相，不
足以观，更不足以传。

观弘一大师一生行迹示现，其著述累累，以字广结
佛缘，度世化人，书字逾千上万，不计其数。但若留意其
署名落款，可发现有一特点，即其屡屡变更署名，名随字
易，不同的书件常作不同的署名，可计者数百，更有多
者，尚不为人所识。细度其意，弘一大师不就是因为想
让得其字、获其书者，观其字，悟字语；赏其句，察句意，
把关注点落在以佛语所书之字义上吗？弘一大师是要
借笔端毫芒作弘法之工具，为众生广种净因、深植善根，
而不要因为这字是他写的，而致使观者留意了书字者，
却疏忽了字的本义，以至舍本求末、本末倒置，误入歧
路。若执迷于字体的表象，那就违背了弘一大师当初在
嘉兴精严寺依范古农重拾笔墨之劝，开启以字弘法结缘
的本意和初心了。

所以，当1935年农历四月初，弘一大师拟应广谦法
师之请，离开温陵养老院，赴惠安净峰寺度夏。行前叶
青眼居士恭送之，并谓此次弘公来泉州，登门求字者接
踵不断，而求法问道者却寥寥无几，言来多有叹息，甚觉
可惜。弘一大师闻之，微笑答曰：“余字即是法，居士不
必过为分别。”可见弘一法师更关注的是写字的内容，其
意旨就是希望通过所书之字的内容来开导众生，弘传佛
法，续佛慧命，为见闻者种佛缘善根，待机觉悟。所以在
弘一大师看来，书法艺术只是一种令人喜见的表象和工
具，其真正用意，是以书法的艺术之形，来弘演释教的慈
悲之本。不明白这个道理，那就是应了弘一大师遗偈中
的这句话：执象而求，咫尺千里。

正因为此，当1940年弘一大师周甲华诞之时，泉州
道友转尘、转道、转物、性愿、瑞今、性常、广洽、广义、传
贯诸法师，吴桂生、曾振仲、庄澄波、刘柏炎、高文显、王
梦惺等居士发起重印弘一大师书、卢世侯彩绘之《地藏
菩萨九华垂迹图赞》，弘一大师书、丰子恺绘之《续护生
画集》，及弘公恭楷缮写之《金刚经》；上海法侣缘友圆
瑛、持松、兴慈、大悲、范成等法师，黄庆澜、夏丏尊、范古
农、袁希濂、李圆晋、丁福保、聂云台、沈彬翰等居士发起
募印弘一大师抄经册，借以代替曼倩之桃，丹邱之酒，共
同为弘师庆贺六秩诞辰，弘一大师难得默许未拒，即因
名为贺寿，实为弘法，藉此可以借书家之美术，增法宝之
光辉，续佛慧命，弘法利生之故也。

综上所言，弘一大师弘体法书之贡献，不仅在字，更
在法；不仅在艺，更在道；我们学习弘一大师的弘体法
书，不仅在形，更在神；不仅在表，更在里；不仅在实相，
更在虚空。观弘体法书，以艺术之声，演释氏之音，应作
如是观！

对于书法，笔者平生素无所涉；写字，亦不及童涂。
今布鼓雷门，班门弄斧，实无知无畏乱言耳。

弘一法师的弘体书法

一、弘体书法之缘起

二、弘体书法之成形

三、弘体书法的“体”与“法”

四、结语


